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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山岩上的绿宝石
文<罗捷媚

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

“ 不 要 问 我 从 哪 里 来 ，我 的 故 乡

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……为了梦中的

橄 榄 树 ……”听 了《橄 榄 树》这 首 歌

后 ，我 对 有 橄 榄 树 的 地 方 情 有 独 钟 。

听 说 海 口 冯 塘 村 被 上 百 亩 橄 榄 林 环

绕 ，是“ 火 山 岩 上 的 绿 宝 石 ”，我 便 欣

然前往。

冯塘村已有数百年历史。这里以

火 山 岩 地 貌 为 主 ，被 2500 亩 茂 密 的 热

带 火 山 雨 林 和 郁 郁 葱 葱 的 橄 榄 林 围

绕 着 。 村 后 有 座 大 墩 山 ，与 琼 崖 抗 日

根 据 地 儒 万 山 相 连 ，村 东 有 口 碧 玉 似

的 圆 形 水 塘 。 岭 南 人 讲 究 风 水 ，认 为

“ 山 管 人 丁 水 管 财 ”“ 山 环 水 抱 必 有

气 ，有 气 万 事 方 能 顺 ”，择 地 而 居 时 首

选 靠 山 面 水 之 处 。 最 早 迁 居 于 此 的

是 冯 氏 后 裔 ，他 们 环 水 设 村 ，面 塘 而

居，故名“冯塘”。

水 塘 里 ，泉 水 清 澈 透 亮 ，宛 若 火

山 岩 捧 在 手 心 的 一 颗 绿 宝 石 。 铺 天

盖 地 的 绿 、波 光 粼 粼 的 翠 ，飘 飘 洒

洒 ，由 远 而 近 ，洇 进 你 眼 底 。 橄 榄

树 、槟 榔 树 、椰 子 树 、大 榕 树 、黄 皮

树 、荔 枝 树 、香 蕉 树 、橡 胶 树 …… 即

便 生 长 在 粗 粝 的 火 山 石 上 ，它 们 也

始 终 记 得 岁 月 有 序 ，该 舒 叶 就 舒 叶 ，

该 开 花 就 开 花 ，很 坦 然 的 样 子 。 鸟

鸣 从 树 叶 间 溢 出 ，经 绿 树 碧 水 浆 洗 ，

清 亮 而 悠 扬 。

六排东西走向的火山石古屋像一

把 张 开 的 折 扇 ，镶 在 水 塘 西 侧 。 石

路 、石 墙 、石 房 ，朴 拙 素 雅 ，玲 珑 通 透 ，

保 持 着 火 山 岩 的 原 始 风 貌 。 每 条 巷

子 口 都 有 一 道 石 门 ，岁 月 的 啃 噬 留 下

斑 驳 的 痕 迹 ，有 些 甚 至 已 残 缺 或 损

毁 ，但 韵 味 犹 存 。 我 们 穿 过 一 道 石 门

往 巷 子 里 走 ，巷 子 两 边 的 一 楼 一 阁 、

一 房 一 院 ，见 证 着 数 百 年 来 冯 塘 人 在

此 辛 勤 耕 耘 ，把 一 片 火 山 岩 浆 覆 盖 的

不毛之地变成茂林环绕的膏腴之地。

在 一 间 挂 着“ 晴 耕 雨 读 ”木 匾 的

古 民 居 门 前 ，我 们 停 住 脚 步 。 推 开 虚

掩 的 木 门 ，一 股 阴 凉 之 气 扑 面 而 来 。

迎 面 是 屋 子 里 的 几 堵 火 山 石 墙 ，墙 上

的 火 山 岩 大 小 不 一 ，一 块 一 块 搭 建 ，

不 用 水 泥 砂 浆 ，凝 结 着 冯 塘 人 的 智

慧 。 窗 台 下 有 一 张 老 木 桌 ，上 面 摆 放

着 笔 筒 、煤 油 灯 等 物 件 ，向 游 人 讲 述

着冯塘人耕读传家的往事。

终 于 ，到 了 我 心 心 念 念 的 橄 榄

园 。 橄 榄 园 是 冯 塘 七 大 乡 村 景 观 之

一 ，一 棵 棵 十 来 米 高 的 橄 榄 树 和 各 种

热 带 植 物 肩 并 肩 、手 挽 手 ，擎 起 一 顶

顶 翠 绿 巨 伞 ，遮 住 了 阳 光 ，过 滤 了 尘

埃 ，挡 住 了 噪 音 。 生 态 林 层 叠 萦 绕 ，

圈出一方冯塘独有的绿色空间。

5 月 正 是 橄 榄 花 期 。 椭 圆 形 的 绿

叶 丛 中 ，密 密 层 层 地 点 缀 着 黄 白 色 的

小 花 ，像 无 边 的 绿 毯 上 绣 满 了 翩 翩 起

舞 的 小 蝴 蝶 。 橄 榄 花 散 发 出 丝 丝 幽

香 ，混 杂 着 热 带 植 物 的 清 香 ，在 空 气

里蒸腾、飘散，沁人心脾。

转 角 处 ，偶 遇 一 间 黛 瓦 火 山 石

屋 ，原 来 是“ 冯 塘 记 忆 咖 啡 馆 ”到 了 。

踏 入 咖 啡 馆 ，柔 和 舒 缓 的 音 乐 轻 轻 漾

着 ，锅 、碗 、铲 、勺 、缸 、罐 等 充 满 时 代

印 记 的 小 摆 件 映 入 眼 帘 。 我 们 在 一

个 靠 窗 的 桌 边 坐 下 ，5 月 的 阳 光 斜 斜

洒 落 ，落 在 远 处 高 高 的 橄 榄 树 上 ，落

在 一 排 排 古 老 的 火 山 石 屋 上 ，落 在 绿

叶 丛 中 一 朵 朵 艳 丽 的 三 角 梅 上 ，四 周

一片寂然。

我 们 点 了 几 个 薏 粑 、一 扎 橄 榄

汁 。 轻 啜 一 口 橄 榄 汁 ，有 点 酸 涩 ，徐

徐 下 咽 ，却 满 口 清 香 ，就 像 这 橄 榄 林

中的古村落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忙罢，来点艺术！
文<李鑫

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

本版插画<呱咕

暮 春 午 后 ，阳 光 向 暖 ，微 风 不 燥 ，

我 驾 车 从 西 安 出 发 ，沿 着 关 中 环 线 一

路 向 西 ，来 到 秦 岭 北 麓 的 蔡 家 坡 村 ，

邂逅一场艺术乡村盛宴。

走 进 蔡 家 坡 村 ，沿 着 整 洁 的 村 道

前 行 ，一 幅 艺 术 与 乡 土 完 美 融 合 的 画

卷 缓 缓 打 开 。 展 卷 远 眺 ，青 山 为 怀 ，

土 地 为 抱 ，民 居 几 痕 ，草 木 葱 郁 ，麦 浪

滚 滚 ，瓜 果 蔬 菜 高 低 错 落 ，虫 鸣 鸟 叫

此 起 彼 伏 ，安 逸 、静 谧 、美 好 ，可 谓“ 村

在画中”。

定 睛 细 看 ，民 居 墙 上 绘 有 农 民 收

麦 时 淳 朴 、爽 朗 的 笑 容 ，农 人 成 为 时

尚 大 片 的 主 角 ；麦 田 深 处 有 巨 大 的 镜

子 ，折 射 画 中 人 的 时 空 变 幻 ；“ 大 地 之

子 ”静 静 地 趴 在 土 地 上 ，似 有 无 限 眷

恋 ；稻 草 人 、纸 飞 机 的 雕 塑 ，让 土 地 生

动活泼……分明“画在村中”。

“ 真 是 毫 无 违 和 的 写 意 。”一 位 路

过 的 游 人 不 禁 感 慨 。 不 错 ，这 里 的 村

景 因 艺 术 而 更 加 灵 动 ，艺 术 又 因 乡 村

而 更 富 质 感 。 当 我 们 厌 倦 了 千 篇 一

律 的 商 业 化 乡 村 ，终 于 发 现 真 正 的 乡

村 艺 术 ，本 该 是 这 般 尊 重 乡 村 原 有 特

点 ，不 破 坏 乡 土 自 然 之 美 ，却 能 让 村

子熠熠生辉的杰作。

然 而 ，这 只 是 蔡 家 坡 艺 术 乡 村 的

一 角 。 你 相 信 吗 ？ 这 样 小 的 一 个 村

子，竟然村史馆、剧院样样不少。

在 村 史 馆 一 楼 ，村 民 家 的 老 物 件

成 了 珍 贵 的 藏 品 。 镰 刀 、犁 头 、木 杈 、

推 板 、竹 筢 是 农 田 里 的 功 臣 ，见 证 着

父 辈 在 土 地 里 的 汗 水 与 辉 煌 。 笊 篱 、

水 缸 、舀 水 勺 、搪 瓷 盆 、蒸 笼 是 厨 房 里

的 战 士 ，烟 雾 蒸 腾 中 ，母 亲 将 朴 素 的

食 材 变 成 可 口 美 味 。 因 为 它 们 的 存

在 ，昔 日 艰 辛 、苦 涩 的 乡 村 生 活 也 充

满 温 情 ，让 人 回 味 、流 连 。 走 上 二 楼 ，

滚 动 播 放 的 视 频 展 现 了 村 民 曾 经 的

劳 作 、生 活 以 及 山 村 脱 贫 致 富 后 翻 天

覆 地 的 变 化 ，让 人 坚 信 智 慧 与 勤 奋 必

将 引 领 我 们 过 上 幸 福 的 生 活 。 乡 土

旧 物 与 奋 进 往 事 成 为 艺 术 元 素 ，点 缀

在农人和游客心中。

从 介 绍 中 ，我 得 知 这 些 艺 术 创 意

来 自 西 安 多 所 高 校 与 蔡 家 坡 村 委 共

同 开 启 的 美 丽 乡 村 计 划 ，而 终 南 剧 院

就 是 高 校 学 生 与 村 民 艺 术 演 出 的 公

共 场 地 。 每 年 麦 收 时 节 ，终 南 剧 院 热

闹 非 凡 ，“ 关 中 忙 罢 艺 术 节 ”的 歌 声 响

彻 原 野 。 这 里 已 经 举 办 艺 术 节 等 相

关演出 30 多场，还有村民自发组织的

各 类 活 动 20 多 场 。 田 野 化 为 演 出 现

场 ，文 艺 熏 陶 就 在 田 边 ，村 民 真 正 成

为艺术的参与者、享用者、传承者。

我 继 续 向 田 间 地 头 行 走 ，看 到 一

个 孩 子 和 爷 爷 坐 在 葡 萄 藤 下 ，阳 光 斑

驳 在 祖 孙 的 身 上 ，幸 福 洋 溢 在 他 们 的

脸 上 。 一 个 长 发 姑 娘 在 自 家 院 子 里

摆 放 桌 椅 ，张 贴“ 太 阳 下 山 ，就 是 喝 酒

的 信 号 ”条 幅 ，为 即 将 开 张 的 烧 烤 小

店 忙 碌 。 一 位 中 年 游 客 抽 出 一 根 草

穗 咬 在 嘴 里 ，目 光 深 邃 而 平 静 ，似 陷

入 深 深 的 沉 思 。 或 许 于 他 而 言 ，时 光

隧 道 的 那 头 ，弯 腰 播 种 的 记 忆 还 不 曾

走 远 。 一 排 排 高 高 低 低 的 露 营 天 幕

与 帐 篷 下 ，饱 经 城 市 喧 嚣 的 人 们 与 山

林、土地相拥，寻求身心的放松……

一 路 行 走 ，我 感 动 于“ 艺 不 远

人 ”。 这 让 人 看 到 美 好 生 活 的 样 子 ，

给 人 带 来 幸 福 生 活 的 期 待 。 麦 田 唤

醒 游 人 的 乡 愁 ，又 治 愈 游 人 的 灵 魂 。

正 是 得 益 于 如 此 用 心 的 乡 村 计 划 ，蔡

家 坡 村 先 后 获 得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

村 等 荣 誉 称 号 。 这 里 的 艺 术 ，留 得 住

山 居 生 活 ，藏 得 下 诗 与 远 方 。“ 穷 乡 僻

壤”的村子，也可以成为精神的彼岸。

我 沉 醉 在 这 艺 术 的 乡 野 里 ，不 知

不 觉 ，太 阳 斜 了 身 子 ，倦 鸟 纷 纷 归 巢 ，

我 的 旅 行 也 将 结 束 。 但 我 知 道 与 蔡

家 坡 的 相 遇 是 一 次 自 然 之 旅 、审 美 之

旅 ，更 是 一 次 心 灵 之 旅 。 我 心 满 意 足

又 恋 恋 不 舍 地 离 开 ，期 待 下 一 次 更 惊

艳的重逢。

一 场 新 雨 后 ，蜿 蜒 的 秦 岭 如 泼 了

墨般苍翠起来。从秦岭逶迤出的神禾

塬 上 ，散 落 的 村 庄 田 野 也 被 映 衬 得 鲜

活 起 来 。 出 了 拥 挤 的 西 安 城 往 南 ，伴

着 草 木 禾 香 的 田 野 气 息 便 迎 面 扑 来 ，

人 的 身 心 就 如 出 笼 的 鸟 儿 ，一 下 子 欢

快起来。

还 没 到 南 堡 寨 ，便 看 到 水 汪 汪 的

稻 田 。 稻 田 在 南 方 司 空 见 惯 ，在 西 北

却 是 稀 罕 物 。 这 里 紧 邻 滈 河 ，从 秦 岭

峪 口 蜿 蜒 而 来 的 河 水 流 进 稻 田 ，将 肥

沃的黄土泡软。两三个赤脚汉子正赶

着 牛 犁 地 ，随 着 此 起 彼 伏 的 吆 喝 声 和

黄牛的哞哞声，犁铧掀开沉寂的泥土，

接 受 阳 光 的 检 阅 。 不 远 处 ，一 畦 畦 秧

田 绿 意 融 融 ，一 株 株 秧 苗 英 姿 勃 发 。

过不了多久，它们便会被移栽到稻田，

开始新一轮的拔节生长。不时有白鹭

从 田 间 掠 过 ，激 起 一 片 美 丽 的 涟 漪 。

“ 漠 漠 水 田 飞 白 鹭 ”，说 的 便 是 这 番 景

致吧。

除 了 秧 苗 ，映 入 眼 帘 的 还 有 正 在

抽穗的麦子、身体浑圆的油菜荚，都散

发着丰收在望的气息。这种熟悉的田

园 场 景 ，唤 起 了 我 遥 远 的 乡 村 记 忆 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这岂止是

古人渴盼的田园生活？仅看身后路上

那 一 拨 又 一 拨 游 人 ，便 可 知 现 代 都 市

人对乡村的憧憬。

“ 快 看 ！ 快 看 ！ 牛 。”孩 子 们 的 惊

呼让我注意到一头在田边撒欢的小牛

犊 。 它 双 眼 圆 睁 ，就 像 孩 子 们 看 它 一

样惊奇。

因 为 三 面 环 水 ，四 面 都 是 30 余 米

高的悬崖，神禾塬上的南堡寨，在兵荒

马 乱 时 代 拥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天 然 屏 障 。

南 堡 寨 的 历 史 可 以 上 溯 到 商 周 时 期 。

唐代，这里是“终南捷径”的推崇地，清

代 进 一 步 扩 大 。 村 中 曾 建 有 寨 墙 ，正

南、正西偏北处各有一门。清末，长安

各 地 经 常 遭 遇 土 匪 ，因 为 南 堡 寨 墙 高

门 厚 ，地 势 险 要 ，防 御 严 密 ，土 匪 们 对

这里总是鞭长莫及。所以只要一听劫

匪 来 ，邻 村 百 姓 纷 纷 举 家 逃 往 南 堡

寨。国民党陆军军官第七分校曾建校

南 堡 寨 ，王 曲 警 察 所 驻 扎 于 村 中 。 张

学良公馆建在村东北角以沟相隔的青

龙 岭 ，其 手 枪 营 就 驻 扎 在 村 北 的 老 爷

庙 和 七 星 庙 内 。 历 史 的 辉 煌 ，让 南 堡

寨充满了神秘。现在村民已全部搬至

神 禾 塬 下 ，塬 上 拥 有 众 多 典 型 关 中 风

格民居的老村，在经过整修后，变成乡

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。

顺 着 蜿 蜒 的 水 泥 路 ，我 们 上 了 葱

茏 蓊 郁 的 神 禾 塬 。 村 庄 掩 映 在 草 木

中 ，鸟 啼 声 不 绝 于 耳 。 远 远 便 看 到 古

色古香的南门，门上方正中镶有“终南

毓秀 ”四字。一条宽 4 米、长 1200 余米

的 街 道 贯 通 村 庄 南 北 ，和 东 西 方 向 20

余 米 宽 的 街 道 共 同 构 建 起 村 庄 的 骨

架 。 灰 瓦 泥 墙 的 房 子 依 街 而 建 ，由 前

往 后 依 次 为 门 楼 、庭 院 、正 房 和 后 院 ，

与庭院两侧两栋单坡顶厦房组成三合

院、四合院，形成“深宅、窄院、封闭”的

空 间 特 点 ，也 就 是“ 关 中 八 大 怪 ”之 一

的“房子半边盖”。

我 们 踩 着 青 砖 铺 就 的 街 巷 缓 缓 前

行，阳光透过头顶的树木，洒下星星点

点的光影。一株高大的皂荚树郁郁葱

葱 ，覆 地 近 400 平 方 米 ，伸 长 的 树 枝 上

缀 满 红 色 丝 带 ，与 一 旁 的 土 墙 民 居 相

互映衬。看着这些黄墙灰瓦雕花窗的

房 子 ，一 家 家 ，一 户 户 ，房 挨 房 ，墙 靠

墙 ，想 到 这 些 房 子 里 的 久 远 往 事 和 烟

火 日 子 ，我 不 禁 感 慨 万 千 。 中 国 博 大

精 深 的 乡 村 文 化 ，就 渗 透 在 这 一 砖 一

瓦中，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无不凝结着

古 人 的 睿 智 。 这 些 古 朴 的 泥 瓦 房 ，如

今在关中乡村已经很难见到了。南堡

寨不仅为传统关中民居留下了珍贵的

建 筑 实 物 ，更 让 我 们 在 快 步 前 行 的 疲

惫时刻，找到一个释放心灵的港湾。

如 今 ，南 堡 寨 的 很 多 房 子 已 被 改

造 成 民 宿 ，虽 然 从 外 看 还 是 旧 日 的 泥

瓦房，但推开门后，里面却是现代化的

装 修 风 格 ，木 地 板 、旋 转 沙 发 、饶 有 趣

味 的 各 种 灯 具 、齐 全 的 卫 浴 设 施 ……

让人在寻幽访古中也能享受现代生活

的便捷。

南 堡 寨 有 一 座 魁 星 楼 。 以 楼 为

界 ，南 北 分 置 药 王 庙 、三 圣 宫 ，东 西 各

设一戏台。远远便听到粗犷豪放的秦

腔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在暮春

的 天 空 里 激 情 昂 扬 。 走 近 一 看 ，只 见

半 人 高 的 戏 台 上 ，戏 装 打 扮 的 演 员 唱

得 热 血 沸 腾 ，一 招 一 式 都 体 现 出 扎 实

的 功 底 。 台 下 观 众 看 得 如 痴 如 醉 ，我

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去看戏的

情景，亲切而温暖。

古 村 中 还 散 落 着 许 多 精 致 小 铺 ，

无 论 是 老 碗 面 、罐 罐 茶 、凉 皮 夹 馍 、羊

血饸络等关中美味，还是把把烧、缸缸

煮 、泡 泡 油 糕 、烙 油 饼 等 街 边 小 食 ，都

能在这里找到。

这 就 是 南 堡 寨 。 它 在 城 市 化 进 程

中 打 捞 着 遥 远 的 乡 村 文 明 ，活 化 成 一

座“ 关 中 乡 村 博 物 馆 ”，让 我 们 在 匆 忙

前 行 中 找 到 最 初 的 印 记 。 也 许 ，这 就

是它吸引人的所在。

终
南
毓
秀

文<

秦
延
安

陕
西
省
西
安
市
长
安
区
王
曲
街
道
南
堡
寨
村

克拉玛依影视平台亮相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
近 日 ，克 拉 玛 依 影 视 平 台 亮 相

第 十 三 届 北 京 国 际 电 影 节 北 京 市

场 ，推 介 新 疆 克 拉 玛 依 市 的 影 视 剧

创 作 拍 摄 及 后 期 制 作 资 源 。

克 拉 玛 依 市 拥 有 雅 丹 地 貌 、雪

山 、草 原 、湖 泊 、胡 杨 林 、峡 谷 等 丰

富 的 自 然 资 源 。 近 年 来 ，克 拉 玛 依

市 依 托 周 边 地 区 丰 富 的 自 然 景 观

和 影 视 拍 摄 设 施 ，吸 引 了 众 多 国 内

剧 组 前 来 拍 摄 ，这 其 中 包 括《九 州

缥 缈 录》《海 上 牧 云 记》《大 秦 赋》

《归 路》《朝 歌》《莽 荒 纪》《大 唐 玄

奘》《狼 群》等 拥 有 较 高 关 注 度 、收

视 率 、播 放 量 的 电 影 和 电 视 剧 。

克 拉 玛 依 影 视 平 台 成 立 于 2018

年 9 月 ，由 新 疆 绢 道 映 画 、北 京 尚 涂

影视设计公司等 4 家机构组建，平台

拥 有 影 视 配 套 服 务 中 心 ，保 障 各 剧

组 拍 摄 期 间 选 景 布 景 、服 装 道 具 制

作、群众演员选用及拍摄设备使用、

食宿交通、取景地等方面的需求。

2020 年 ，克 拉 玛 依 市 与 国 内 多

家 影 视 机 构 合 作 ，在 乌 尔 禾 区 建 起

综 合 性 影 视 基 地 。 基 地 距 世 界 魔

鬼 城 景 区 约 10 公 里 ，主 体 建 筑 有 城

池 、街 道 、楼 阁 、民 居 、酒 馆 、磨 坊 、

马 厩 等 ，在 设 计 风 格 上 ，与 周 边 的

雅 丹 地 貌 风 光 相 匹 配 。 基 地 满 足

了 多 类 题 材 影 视 剧 的 拍 摄 需 求 ，投

入 使 用 后 ，接 待 了《狼 群》《斛 珠 夫

人》《沉 香 如 屑》等 十 多 个 剧 组 。

克 拉 玛 依 尚 涂 绢 道 影 视 有 限 公

司 项 目 经 理 李 想 介 绍 ，平 台 在 积 极

引 入 国 内 剧 组 的 同 时 ，也 着 力 推 动

新 疆 原 创 影 视 剧 摄 制 。

“ 这 次 参 展 ，让 我 们 能 够 对 标 全

国 著 名 的 影 视 基 地 ，在 运 营 模 式 和

硬 件 设 施 上 再 做 优 化 ，为 来 新 疆 的

影 视 摄 制 组 提 供 更 优 质 的 协 拍 服

务 。”克 拉 玛 依 市 委 宣 传 部 相 关 负

责 人 说 ，“ 将 继 续 整 合 克 拉 玛 依 市

及 周 边 较 大 范 围 的 拍 摄 制 作 资 源 ，

打 造 能 够 形 成 拥 有 全 产 业 链 的 北

疆 影 视 中 心 。” （王超）

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金海街道澳头社区

双清桥 我素庐
文<温吉娜

作 别 海 岛 上 的 喧 闹 与 人 潮 ，我 离

开 鹭 岛 厦 门 ，驱 车 驶 出 横 跨 海 面 的 翔

安 海 底 隧 道 。 不 多 时 ，一 个 僻 静 、美

丽 的 村 庄 跃 然 浮 现 于 一 侧 海 岸 。 名

为“ 怀 远 ”的 湖 泊 ，在 闽 南 造 出 江 南 景

致 。 开 得 正 艳 的 市 花 三 角 梅 ，维 系 着

村 落 与 厦 门 本 岛 的 连 接 。 在 这 惠 风

和 畅 的 晴 天 里 ，澳 头 社 区 伸 出 一 枝 三

角梅，向我敞开门庭。

还 未 下 车 ，怀 远 湖 上 的 三 拱 长 桥

已 映 入 眼 帘 。 白 桥 碧 湖 ，晃 动 的 小 舟

自 在 逍 遥 ，和 垂 柳 、老 榕 树 的 根 须 一

起 搅 着 澄 澈 湖 水 ，扰 乱 了 湖 上“ 双 清

桥 ”三 个 字 的 倒 影 。 据 说 ，双 清 桥 始

建 于 清 道 光 年 间 ，由 乡 贤 苏 廷 玉 捐

建 。 只 可 惜 那 座 古 桥 早 已 不 存 ，如 今

仍 称“ 双 清 桥 ”，缘 自 原 本 深 藏 湖 底 淤

泥的残存桥碑。

行 过 双 清 桥 ，一 座 有 别 于 周 遭 风

景 的 水 泥 洋 楼 近 在 眼 前 。 洋 楼 名 叫

“ 我 素 庐 ”，是 我 此 来 澳 头 的 参 观 项 目

之 一 。 因 年 久 失 修 ，这 栋 洋 楼 显 得 有

些 破 败 ，可 我 还 是 久 久 伫 立 在 紧 闭 的

大 门 外 ，默 默 瞻 仰 它 的 姿 容 。 1934

年 ，乡 贤 蒋 骥 甫 在 澳 头 兴 建 私 立 觉 民

小 学 ，这 里 便 是 小 学 校 舍 。 1949 年 ，

我 素 庐 成 为 中 共 据 点 ，先 行 者 们 一 边

维 护 着 觉 民 小 学 的 正 常 教 学 ，一 边 在

此 开 展 地 下 红 色 行 动 。 时 至 今 日 ，琅

琅 读 书 声 和 硝 烟 炮 火 都 已 远 去 ，我 素

庐 依 旧 楼 如 其 名 ，“ 我 行 我 素 ”，守 望

着莘莘学子与来去人群。

澳 头 社 区 坐 落 在 闽 南 ，风 景 中 自

然 不 会 少 了 闽 南 传 统 古 厝 。 离 开 我

素 庐 ，远 远 便 望 见 高 翘 在 红 瓦 红 墙 之

上 的 燕 尾 脊 。 剪 花 瓷 一 会 儿 做 彩 凤 、

一 会 儿 塑 游 龙 ，几 户 古 厝 门 上 的 对 联

崭 新 红 艳 ，走 近 一 瞧 ，原 来 是 几 间 宗

祠 。 闽 南 地 区 宗 祠 文 化 盛 行 ，人 们 在

轻 烟 缥 缈 间 纪 念 先 祖 的 同 时 ，也 以 当

今 成 就 告 慰 先 民 。 今 非 昔 比 的 澳 头

社 区 是 人 们 富 强 起 来 的 见 证 者 ，昔 日

的 渔 村 摇 身 一 变 ，在 鹭 岛 旁 建 起 一 处

走在时代前沿的宜居社区。

澳头社区随处可见美术馆和艺术

空 间 ，海 鲜 餐 馆 更 是 层 出 不 穷 。 我 随

机 挑 选 了 一 家 进 入 ：海 蛎 炸 入 口 酥

脆 ，白 灼 小 管 保 留 了 海 味 本 身 的 鲜

甜 ，地 瓜 粿 条 是 纯 正 的 闽 南 味 道 ，清

爽 且 不 失 柔 韧 感 。 未 到 用 餐 时 间 ，餐

馆 却 早 聚 集 起 三 三 两 两 的 食 客 。 一

问 才 知 道 ，澳 头 海 鲜 餐 厅 在 厦 门“ 老

饕 ”间 是 出 了 名 的 实 惠 美 味 ，许 多 人

特 意 驱 车 前 来 ，只 为 品 尝 这 一 口 地 道

鲜甜。

在 澳 头 ，我 选 择 了 古 渡 码 头 作 为

最 后 一 站 。 如 今 ，古 渡 码 头 的 码 头 功

能 早 已 荒 废 ，未 经 现 代 开 发 的 码 头

上 ，泥 沙 任 由 海 水 冲 刷 ，我 则 打 着 赤

脚 ，任 由 海 浪 和 泥 沙 漫 上 脚 背 。 夕 阳

西 下 ，海 天 如 镜 ，落 日 熔 金 。 海 面 因

融 化 般 的 夕 阳 而 流 光 溢 彩 ，模 糊 了 远

处 行 船 的 模 样 。 我 不 禁 遐 想 ，如 果 能

穿 越 历 史 ，那 里 会 有 千 百 年 前 闽 南 地

区 往 返 海 外 交 易 的 古 船 ，也 有 当 今 满

载 旅 行 来 客 的 渡 船 …… 有 如 澳 头 社

区 ，是 新 中 有 旧 的 村 落 ，更 是 旧 中 创

新的社区。

而 在 古 渡 夕 阳 间 ，那 艘 行 船 渐 行

渐模糊，缓缓载着我的遐思远去了。


